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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掘金 中非

“寻找野黄金”，一本非严格意义矿工日记——中非跨国掘金者暗流
（二）

这些零零碎碎的日常记录，是一个个草根的上林淘金者在非洲大陆讨生活的缩影，是淘金热潮下淘金者颠沛流离的
命运写照。

国际 深度 黄金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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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黄金海岸：中非跨国掘金者的暗流》是三个颠沛流离在非洲的中国掘金者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财

富梦想的编织与幻灭，支配著平凡生命的悲欢离合。本文分为三章，这是第二章：“非漂”蓝叔，一位默默无闻的

中国淘金者，在矿地的小木屋里写下了他的采矿生活，以及与形形色色的非洲居民相遇的故事。点击阅读第一章。

本文选自“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二季获奖作品，由端传媒免费联合发布。“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是

端传媒的内容合作伙伴，由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为独立写作者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端传媒期

待与更多独立创作人与时代纪录者同行，你可以通过订阅支持我们寻找、制作更多深度内容，或联络我们成为合作

伙伴。

加纳·阿桑克兰瓜：蓝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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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可以说话吗？”——加亚特里· 斯皮瓦克，1983 


蓝叔是数万名上林籍的跨国淘金者中的默默无闻的一员，他既不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暴富者，也不曾有过

神话般、传奇式的私人淘金史。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普通的跨国淘金者，在热带雨林喧嚣的工地上，在

无聊寂寞的时候，写下了他在流水账式采矿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市井日常、与当地酋长、村子里的地主、

黑人工人、小贩、孩童和村民等形形色色的人相遇的故事，还有他的气愤、纠结和抱怨。这些零零碎碎的

日常记录，是一个个草根的上林淘金者在非洲大陆讨生活的缩影，是淘金热潮下淘金者颠沛流离的命运写

照。

当蓝叔在工地的帐篷下，矿地的小木屋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从未想过它会发表，它会被更多的人看

见，我想起了印度学者斯皮瓦克的一篇经典之作“庶民可以说话吗？”，蓝叔作为一个草根和底层的书写

者，用他这只笔、这双行走脚和好奇的眼睛告诉我们“能！”。在这一章中，我选取了多年“非漂”的蓝叔重

返“黄金海岸”加纳后所写下一百天的日记，以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日记被命名的方式，将它趣称为《一

本非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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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蓝叔重返加纳，又一次开启了他的跨国淘金之旅。他的老板老吴带著他们来到加纳西南部的

阿桑克兰瓜（Asankrangwa），这里是加纳砂金分布的重要地带。他们在当地租了一个房子，落脚不久就

开始马不停蹄地探矿地、找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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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探 找

来到加纳的第28天，蓝叔和工友们开始了第一次的探矿之旅： 


“今天约上了黑人地主小弟。他是我 2012 年认识的黑人监工阿咩特，相隔多年后见面彼此格外亲切。今天

他带我们去勘探矿地。两小时的车程，大半是山路，汽车在半路上出了故障，我们只好徒步走到达目的

地，半天走了三万多步。荒山杂草丛生，不小心还踩到了刺。车在山里发生故障，当地人修不了，要通知

库马西的丰田4S店的师傅来修，今晚车就丢在山里了，不放心到村子里请村民来看守。这个村民家里养了

一大堆孩子，水盆里还放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黑得可爱。我开玩笑问小孩妈妈能不能送给我养，可以

的话我带回中国。两公婆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万事开头难，第一天的勘探之旅并不顺利，第二天一早蓝叔和工友一早就驱车出发到山里，继续探矿： 


“昨晚下了一场暴雨，几乎袭击了整个阿桑克兰瓜。路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我们叫上两个村民带路去看矿

地，留下从库马西过来的4S店的师傅一个人修车。先走水路，经过一片原始森林的水沟路，再横渡一条大

河，走进到处参天古树的林地，黑人村民一路热情讲解。大约走了半个小时的丛林终于到达目的地。那里

有成片的可可树、香蕉树，在黑人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大呐呐矿地的负责人。经过沟通我们大致了解

了地块的产权归属情况。但是我们还无法与大呐呐取得联系。中国人找矿地基本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黑

人办事效率低，做事都是拖拖拉拉，明天又明天。回来的时候车也修好了。希望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蓝叔笔记中的“大呐呐”，指的是加纳当地的酋长，他们不仅掌握著大量的农村土地，还常常是当地的政治

权威和宗教权威。

在奉行“时间就是金钱”信条的蓝叔看来，他遇到这些黑人“不守时”、“低效率”、还经常“拖拖拉拉”，这样

的时间观念让他抓狂生气，但又无能为力，只能干著急。经常被当地人放鸽子的他，只能在日记中一吐心

中的不快：

“今天是来加纳的第三十天，多云炎热。这边黄道吉日已经不管用啦！出门不利啊。大老远的去找老黑办事

居然一个也找不到，明明说好的约定时间竟然被放鸽子，电话也不接，老黑真的一点诚信都没有啊！”。

探矿之路充满曲折，前几次蓝叔他们都无功而返，但乐观的蓝叔觉得好事多磨。探矿回来，晚上蓝叔和工

人们聚在一块喝酒，晚上“喝酒像打仗一样，不醉不归”。喝高的蓝叔本来打算第二天睡睡懒觉，可一大早

就有人咚咚咚地敲门。一个人黑人地主上门说他在塔诺河沿岸有一片好矿地，要领著蓝叔和工友们去看

看。说起塔诺河，蓝叔还清楚地记得2011年上林人来加纳淘金最火热的时候，这条河沿岸到处都是上林人

的机组，挖掘机、砂泵、振动筛和溜槽轰鸣作业的声音响彻河岸。他也记得2012年加纳大规模清理小金矿

的行动中，塔诺河沿岸到处都是被烧毁的挖掘机和被夷为平地的上林人的矿区。



“黑人地主今天介绍了一块地，在靠近塔诺河畔的原始森林。进矿地的小路边长满了杂草灌木，路面坑坑洼

洼，路很烂很窄。这样的路开了半个小时才到塔诺河，旱路走完又走水路。我们租用黑人的一艘小木船往

下游看地。水流湍急。黑人一前一后配合撑船，到湍急之处有时还把不住失去平衡，还好只是有惊无险。

河的两边有很多当地黑人搭上小设备在河里淘金，不过今天他们都没有开工，因为今天是他们这边的祷告

日。岸上已经被当地人挖很多淘金留下的深坑，密密麻麻，走路稍微不小心会掉下深井。地主一路给我们

介绍地表特征，河水分流和水文，并给出一些建议。其实这是黑人在吹牛逼，他的地块他肯定说好，最主

要还靠我们自己的分析能力，他的话基本都当耳边风，他说什么点头就是。经过一个小时的水上漂，我们

走完了所要看的矿地，今天所看到的感觉还算有点惊喜。不过想拿下那块地皮，还要费很多的手续。也有

很多人在打主意，最后鹿死谁手还很难说。为了找个好的矿地，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有的地主看到像蓝叔一样探矿的外国人，就像看到摇钱树一样。时间久了，蓝叔也慢慢摸清了他们的套路

和把戏，知道了他们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每天都要与形形色色的黑人打交道。没完没了，有的黑人地主为了把土地卖给我们赚钱，绞尽脑汁哄著我

们去看矿地，说他的矿地如何如何的好，产量如何的高，成本如何的低。其实他们每天都带很多人去看，

看成了他们也跟著卖地赚大钱了，看不上的，中国人也会给他们小费，对他们来说怎么都来钱”。



上林医生在当地开的马啦痢诊所。摄影：蓝叔

蓝叔所在的矿区地处热带，被蚊虫叮咬了，很容易感染疟疾，也就是上林矿工常说的“挨了马拉痢

（Malaria）”，来到加纳的第三十六天，蓝叔又中了招。

“昨晚关空调睡觉，大半夜被蚊子叮了。早上起床感觉晕乎乎的，全身凉透，也没有食欲。刚开始还好，到

了中午我感觉浑身乏力，喝了很多水也不见出汗和尿尿。看来我中奖啦，可能得了马拉痢（Malaria）。

叫上同事开车送我到华人诊所检查，结果确诊是马拉痢。得了这种病很难受的，有的症状上吐下泻，皮肤

捏哪哪里疼，头晕、没汗、没有食欲、高烧、忽冷忽热等等。这回我又要在诊所里呆上几天啦。医生给我

上点滴，加了很多药。约半个小时后我开始出汗了，感觉也没刚来的那么难受。多希望Malaria 赶快go

go, Money大把大把的come come ”。

蓝叔每天都抱著希望去探矿，却失望而归。他有点无奈，也有点著急。一天找不到合适的矿地，就一天开

不了工，他就拿不到开工后的高工资和挖金的高提成。

“第39天，晴。今天又有约看地，走进丛林里，密密麻麻的参天大树遮挡了阳光，树底下很潮湿却不乏闷

热。因为是热带雨林，树底下长年长著郁郁葱葱灌木，身处丛林深处很容易迷路。请来的黑人工人在前面

用马刀开路，我们紧随其后。每次进山回来个个都累得够呛，总以为有参天大树的原始森林里不会有人来

淘金。其实很久以前，英国人就曾经殖民统治了这里，很多矿产资源已经被他们开采了，像今天这块地就

曾经被英国佬用采金船开采过。他们开采过的地方基本不值得我们再进行二次开采。走了半天，扑了个



曾经被英国佬用采金船开采过。他们开采过的地方基本不值得我们再进行二次开采。走了半天，扑了个

空，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些天蓝叔和工友在地主和村民的带领下，天天往山林、河岸和村子里跑，四处找矿，却一无所获。蓝叔

刚找矿地时的热情和斗志正消失殆尽，疲惫不堪的他有点泄气。

“最近每天从早到晚都做著重复的事情：看矿地，探矿地，找黑人。整天穿梭在丛林里，穿梭在异国他乡大

街小巷，好累好累，好难好难！”

在河流沿岸用简易淘金船采金的当地淘金者。摄影：蓝叔

终于在经过42天的漫长寻觅和等待后，蓝叔和工友们在距离库马西有六小时车程，加纳西部的萨姆雷博伊

（Samreboi）小镇找到了一块合适的矿地。萨姆雷博伊这个地方虽然偏僻，但也是采金的重镇和砂金分布

的重要地带。新找的矿地地处原始森林深处，进矿区的路颇费周折：

“汽车顺著黑人拉木头开的小沙路驶进一片原始森林。开了四十多分钟的路程来到路的尽头，一路都是无人

区，那里参天古树林立，很多古树十来人都抱不住，也有独树成林的。这块地靠近河畔的地方都被英国采

金船开发完了，而河畔往林子方向的很多地方也被黑人打井淘金的痕迹。之所以很多人都想开发它，是因

为有黑人用土方法淘金挖了很多很多个井眼。每个井眼的深度都有七八米，很多黑人正在用小型采金船在

河里采金作业，简单的设备需要很多人如协同工作。每个简单的浮船上安装一两台中国制造的单缸柴油

机。每天他们也能抽上很多沙子，这种设备低成本高效率，转移也方便。我们在林子里采集了两桶沙子带

回去研究”。

经过一个月的拉锯战，矿地的谈判终于有了实质的进展。蓝叔心里悬著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拿下矿地这一

天，蓝叔掩饰不住的兴奋和开心：



“昨晚收到地主马仔的通知，村民已经同意按市价征地！悬著的心如释重负。一大早吃完早餐，我们一行五

人开车前往萨姆雷博伊。。到了村口，村民已经等候多时。见到我们，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有点迫不期

待，就怕我们不征他们土地的感觉。一番客套寒暄后直入主题，在热情村民的带领下丈量土地，半个小时

拿下了四点多英亩土地。在村民对测量面积没有异议后，双方达成先交钱后施工的口头协议。河边机器轰

鸣，数台黑人采金船在河里不停地作业。不出数日，这些淘金者将搬离附近河床，剩下的土地资源将全部

由我们开采。四点多英亩全是可可树，可可果经过加工后就成了巧克力。等我们走出可可林，村民正在准

备晚餐。丈夫拿木头打木薯，妻子用手不停地翻木薯泥，女儿坐在傍边看，有说有笑”。

上林淘金者和雇的当地工人在一起维修和保养机器。摄影：蓝叔

趁著进场开工前，蓝叔和工人门认真地保养和整修机器，不想等到时开工时“掉链子”。修机器这天酷暑难

耐，工人们光著膀子，大汗淋漓。晚上又停电，热得蓝叔睡不著觉。

“第四十七天，燚热。再过几天就要开工了，该修的机器必须在这几天内处理好，缺的零件和必需品需要赶

紧备齐。下午，大伙齐心协力把两台沙机和一台发电机保养好了，炎炎烈日，每个人人都汗流浃背。幸好

在下雨前提前完工，可准备吃晚饭时又停电了”。

保养好机器，蓝叔一边马不停蹄安排司机托运挖掘机，一边去找矿区附近村民商量开路征地的事情。满怀

信心的蓝叔一大早却扑了个空，又被村民放了鸽子：

“昨晚开始托运的挖掘机，清早已经顺利送达工地了。我们想找地主的马仔去跟村民商量开路征地的事情，

等了很久却不见他人来。打电话信号又不好，断断续续。找黑人办事经常被放鸽子，有时候气到想打架。

本来约好的，突然就变卦了，也不提前知会一声，真是太气人啦。后来听村民说今天是周三，是当地人的

祷告日，家里当家作主的成年人都去教堂了，即使地主马仔来了也不能动土”。



蓝叔发现，当地很多民众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即使村子里很贫困的人，也很虔诚地相信“主”、相信

“神”，蓝叔觉得他们有点“迷信”。

“我和老板今天去一个靠近塔诺河畔的村庄买虾，全村也就十来户人家，破破烂烂房子在丛林里显得格外的

萧条冷清。卖虾的那户人家的房子墙壁上贴了两张手工画的圣母像，想不到吧，黑人还是很迷信的，他们

相信贴了圣母像就可以保佑平安了”。

悬挂著手绘圣母像的当地村民家。摄影：蓝叔

碰到祷告日和宗教节日，也就是上林淘金者常常说的“达布铁”，工地就不得开机动土，必须停工，以免亵

渎神圣。在这里待久了，蓝叔慢慢熟悉了当地人稀松平常的宗教生活。

“今天是周六，是恩奇（Enchi）大祷告日。我们的工地跟萨姆雷博伊（Samreboi）只有一河之隔，属于

恩奇的边远地带。弯弯曲曲的塔诺河从两地之间分隔开来。两地居民的祷告日不是同一天进行，当地宗教

信仰为基督教、拜物教、伊斯兰教三种。每到教会日各个教会人员都穿著干净的衣服集中到教堂集会，诵

经传教。每到宗教集会日，很多商店，菜市都停止营业。所有工地必须停止大动水土，我们的工地也不例

外”。

蓝叔终于在到加纳的第五十一天迎来了进场的日子，尽管天空下著阵雨，但大伙都干劲十足，工地热火朝

天，大家心里盼望著早日清场完后顺利开工：

“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今天。进场的第一天大家都非常高兴，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这片宁静的小村庄。很多

村民都过来看热闹。勾机进场基本都是黑人工仔做事，挖掘机挖出很多木薯，村民种的木薯好几年才收

成，有的木薯一个有十多斤。挖机开过茂密的林地，偶尔也会挖到野味。这不今天就捡到了一只山龟，幸



好它没被挖掘机压到”。

这些天蓝叔带著工人一直在清理工地，黑人农户们则赶在挖掘机清理前，把地里的可可果抢收回来。可可

树上结了很多果实，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金黄。种可可的村民有点失落，他们告诉蓝叔“今年可可很丰

收，但你们把你都征完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多的可可啦”。等农户收完可可，黑人开挖掘机清场，把地里的

可可树和杂树一一铲净推平。

清场平整完土地后，便要开始搭工棚，开工后工人平常吃住都要在工棚里。蓝叔看到林地里就有许多粗壮

的红木，就找来村里一个年木工师傅，就地取材，作为搭工棚的材料。这些天，太阳毒辣，像火一样灼

热，树木都清理完的工地像个蒸笼和烤箱，工人们的汗不住地往下掉。中午顶著炎炎烈日，蓝叔还在和黑

人工人一起搭著工棚：

“这些房子有的是建给黑人工仔住的，有的是我们的宿舍和工作场地。搭了半天才搭了个半成品，累的气喘

吁吁。工地住宿房子没建成，我们只好每天都往返阿桑克兰瓜和萨姆雷博伊”。



赶在清场前收可可的邻村妇女和孩童。摄影：蓝叔

挖掘机已经进场，蓝叔载著十几个空油桶开车去离工地最近的加油站去拉柴油。“正想加十几桶柴油，后面

突然窜出一辆三轮车，车上跳下一个黑人小伙子对我们说：中国人你们快走吧！有一车的兵痞到警察局门

口了。这一嚷嚷被吓得不轻，出门不利？打个电话跟老板证实一下，吴总说是我们工地上请的保镖，虚惊

一场啊！”。加完油，蓝叔开车拉著十几桶柴油回工地，让黑人工人给机器注满油，例行开工前的保养。开

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蓝叔心里满是期待。

开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虽然天下著磅礡大雨，蓝叔和工友们的心情却还是分外的好，哼著小曲开著车

出发去工地：

“昨晚下了两个多小时的大雨地面早已湿透。出门路边有一汪汪的积水。车开到半路，路边的交警示意我们

把车靠边停接受检查，车缓缓停下，打开车窗向车外的警察塞了10元塞币。他不再为难我们，挥挥手叫我

们快走。遇到警察我们已经习惯了给小费，很多执勤警察都喜欢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为了赶时间，出手比

较大方。潮湿的路面少了飞扬的尘土，一路上空气清新多了”。

可在这里淘金就像这儿说变就变的天气一样，蓝叔一行人刚到村口，就碰到了麻烦事。两个农户因征地款

引发纠纷，一个租借别人土地的黑人农户，没有等到原来的地主回来，就自作主张把地卖给了蓝叔他们，

卷款潜逃。原来的地主气势汹汹地跑到工地索要征地款，讨要不成就报警叫来了警察，这让蓝叔他们郁闷

的很。

“黑人内部纠纷矛盾跟我们有啥关系，我们这是躺枪啊。两位同事被带上警车，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地主马



仔、原来的地主。警察一路奔袭，将卷款潜逃的农户缉拿到恩奇的警局。下午五点多，地主马仔通知我们

老板要带5000塞地去捞人出来。傍晚，我和老板驱车前往警局，给钱让地主马仔代缴，可说好的马上放

人，警局里的人磨磨蹭蹭到七点四十分才把人放出来。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祸不单行，工地刚开工没几天，矿区就传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坏消息。加纳政府准备对河道和森林地带的

小规模、非法黄金开采展开强制清理行动。

“一路上开车提心吊胆，生怕在路上撞上军队的人。回到县城，看见路边停满了从工地拉回来的挖掘机和淘

金设备。看来这场整治风暴非同寻常，投资者注入大量的资金购买设备，谁都不想在这个风头上顶风作

业，否则将损失惨重。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加纳的淘金之路真是难难难！”。

2 


加纳的法律规定，25英亩以上的金矿为大矿，可由国外公司开采。25英亩以下的为小矿，只能由加纳本地

人开采。在加纳包括黄金在内的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但出产各类自然资源的土地归当地的酋长和地主所

有。也就是说，拥有土地的人并不拥有土地之下的资源。为了调节和平衡这种矛盾，并照顾地方的生计、

工作机会和传统，允许加纳手工小规模采矿（ASM）的政策应运而生。加纳政府在2006年3月制订了第

703号法令，其中第83（a）款规定，小规模采矿许可证不得颁发给加纳公民外的任何人，也不得雇用外籍

劳工。但考虑到手工小规模采矿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困难，这个法令允许外国人为小金矿提供咨询、资金

和机械，但不准直接开采。

但这个法令充满著各种漏洞、又缺乏清晰的法律解释与统一的执行力，因此在当地小金矿的开采中，催生

了一种游走在中间灰色地带的合作方式：掌握技术和设备的上林人需要金矿，握有土地的酋长（Nana）希

望土地变现和快速升值，互有所求的双方一拍即合。这种采金方式在加纳被称之为galamsey，在加纳当

地颇受争议，常常被当地的媒体、在野反对党和青年学生视为是污染当地环境、破坏生态和农民生计的罪

魁祸首。2012年和2017年加纳政府发动了两次全国性的清理外国人小规模采金的行动，将近数万名的上

林淘金者及其上千条采金生产线首当其冲，遭受重创，损失惨重。第三次来到加纳淘金的蓝叔，就是之前

两次清理风暴中的亲历者，噩梦般的记忆仍不时在他记忆里浮现。所以清理风暴的风声一传来，蓝叔就揪

心起来。



在清理行动中被烧毁的挖掘机。图：受访者提供

没有工做，就没有工钱拿。蓝叔和工友们急，老板老吴也急。他的钩机每月的按揭款、借的高利贷，都等

著他工地顺利开工出金后去偿还。虽然局势不明朗，但很多工地却蠢蠢欲动。蓝叔决定冒著雨去探一探风

声。一到工地，他的心就凉了半截：

“黑人工人走的走，留下的也没心情做事。工地只剩下黑人父子俩，其他人都不知去向。工棚还没搭好，剩

下一台孤零零的挖掘机暴晒在太阳下。昨晚下了一场暴雨，整个工地遍地泥泞，我和几个工人一起合力把

剩下的工棚材料搭好。本来想启动挖掘机保养的，无奈电瓶亏电太多无法启动”。

尽管蓝叔和工友们都希望这次清理行动雷声大雨点小，但事与愿违，整治力度远远超预期。加纳总统阿库

福·阿多授权加纳武装部队部署200多名士兵，抓捕非法采金者（galamsey）。挖掘机被没收、被烧毁的

照片和视频在上林淘金者的聊天群组疯传，这场愈酿已久的风暴正快速逼近蓝叔所在的萨姆雷博伊

（Samreboi）矿区。

“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很多投资者为了安全起见，都把工地的机器拉回来了。出门上街随处可见被拉回来

的挖掘机和其它设备。集中停放的挖掘机一排排，就像渔船躲避台风的港湾”。

吴老板让蓝叔叫人赶紧把工地最值钱的挖掘机拖回城里。清理风暴潮下，当地拖挖掘机的大车也坐地起

价：

“今晚板车出车的价钱已经从原来的四千塞地涨到五六千塞地了，吃过晚饭我们前往工地去拉机器回来。一

路上很多板车拉著一台台机器从身边飞驰而过，这场景就像是在逃难一样。回来路上遇到两处路障，当地

村民设卡，专门等待中国人的货车，借此收一笔高昂的过路费。下午四点多，我们才把设备运回住处。为

了防止晚上有当地小偷趁夜间来偷油，我们把挖掘机里的柴油全部抽出来放进油桶里”。

淘金者租的院子里挤满了从工地撤回来的挖机，周边的华人住处也摆满了各种淘金设备。刚到加纳，就遭

遇无限期停工的蓝叔心里既气愤，又无助：

“从工地上一起撤回来的黑人工人大清早就来到院子，等待办理结账手续，他们陆陆续续都返乡了。对于本

次整治行动 黑人工人也很无奈 没了中国人的工地 他们即将失业或者被放长假 经济来源突然断掉



次整治行动，黑人工人也很无奈，没了中国人的工地，他们即将失业或者被放长假。经济来源突然断掉，

让他们也压力重重，很多黑人都希望能尽快返工。对于这次整治行动，不止是黑人工人表达不满，还有警

察，移民局，矿地地主，矿地种植承包者、加油站也不支持，因为整治行动直接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但

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的投资者。有的投入了所有的积蓄，有的贷款，有的集资。万一以后被中止劳作，投

资者们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有的将负债累累。就像2013年的那场整治运动，让很多人倾家荡产，有的至

今还不敢回家，更有甚者客死他乡，这是一条用汗水、血水铺成的淘金之路，希望这次运动早早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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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风暴潮下，华人街的人流量大减，生意变的冷冷清清。整天窝在出租屋的蓝叔和工友们只能一直干等,

停工的生活百无聊赖：

“天天无所事事，无聊到发癫。整天就吃吃喝喝，厨房从早到晚没停过火。一帮人闲著打牌消磨时间。喝酒

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无聊的时候，蓝叔喜欢到当地的集市、华人街闲逛，即使什么也不买，他喜欢市井日常的热闹和喧嚣。阿

桑克兰瓜当地最大集市，七天逢街，每周二的街市。蓝叔常常拖著那双矿工们最喜欢穿的黄色胶拖鞋，来

这里逛街。

阿桑克兰瓜的最大集市的街边一角。摄影：蓝叔

“从家里走到街上有一公里左右，想把身上的白皮肤晒成黝黑的皮肤，这样就可以融入黑人圈，免得一个人

在黑人堆里显得格格不入。路上熙熙攘攘，有很多黑人头顶货物徒步往集市赶，印度产的半封闭摩托三轮

车，一辆接著一辆忙著拉客，让本来就很窄的公路显得更加的拥挤。集市街头巷尾早已摆满了货物，各种

水果蔬菜土特产摆得满满当当，每个卖点都各自为营，谁先到谁先占地。一阵风吹来，垃圾和灰尘漫天飞



扬，苍蝇变色龙到处都是。腐肉味、臭汗味，腐酸味弥漫在空气中。地上摆满了一筐筐的红辣椒，青椒，

西红柿，黄色的小茄子，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蔬菜果子，就像是泼了颜色的菜市场”。

这个集市集市分为两个市场，一个市场是有固定商铺的地方，除了周日不营业，平时都正常营业： 


“市场路口的两边街道的红色泥土路面商，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辣椒是一桶一桶的算，葱花一把一把的

算，黑人小贩很少用到计量器。为了省得多还少补的麻烦，他们都愿把商品整个整数卖，免得算数不对之

忧。日常用品繁多，应有尽有，其中不少是中国制造的小商品。青菜摊没有多少家，因为青菜比较贵，很

多平民老百姓都消费不起”。

另一个是临时的自贸市场，没有固定的货摊： 


“他们就坐在露天的地上，在泥土路的前面后面都摆满了各种商品：香蕉、熏鱼、熏干羊肉、牛油果、辣椒

何老鼠肉等等。到处是叫卖的吆喝声。街道入口的墙角下坐著一位妇女，怀里抱著一个婴儿，在强烈的阳

光照耀下酣睡著。她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她的流动摊位，宁可这样暴晒著也不敢移走半步，她前面的芋头已

经被晒干，没卖出去多少芋头”。

中国人在当地小贩眼里是“boss”，是土豪，是大方、舍得而又爽快的买家。 


“看到我们来光顾，摊主们这边热情喊“Chinese, Chinese”,“boss，boss”，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是土豪

的象征。中国人买东西很大方，成交快，很多商贩都很喜欢我们。在国内不会有人说我们是土豪，但在加

纳很多当地人把我们当做老板。因为我们出门都开豪车，喝的是高级的矿泉水，征块地都十几二十万。那

些在街上穿金戴银的黑人，看上去豪气十足，其实他们带的都是地摊假货，只是装土豪而已”。

离这个集市不远有一条华人街。蓝叔2011年刚来这的时候，还没有中国人开的商店，华人也很少，“那时

候上街想买一碗粉都没有，每次出差都是饿著肚子回去”。随著来这的上林淘金者越来越多，很多中国人瞄

准了这个商机，纷纷来这里做生意，慢慢地形成了一条热闹非凡的“华人街”，华人街上一应俱全，有诊

所、超市、肉摊、菜市、粉店、宾馆、KTV、麻将馆和赌场等等。蓝叔经常去华人街采购生活物资，同样

的商品，价格要比国内高几倍。

“附近有很多黑人在搭建房子，沿街的都是中国人出钱搭建的。铺面供不应求，为了解决房源铺面紧缺问

题，中国人出钱帮黑人建房，建成之后由中国人租住或者做门面，建房子用的钱用来抵扣租金”。华人的商

店雇了很多人来做事，像服务员、导购员、保姆、搬运工等等。每到周日，当地人开的商店罢市歇业休

息，但华人街的商店一年365天，永远都是敞开著大门，人来人往”。

非洲的清水贵如油，在这里生活，最让蓝叔头疼的是用水问题： 




非洲的清水贵如油，在这 活，最让蓝叔头疼的是用水问题

“前几天我们去拉水的唯一座木板桥崩塌了。这几天都没有干净的水使用，饮用水要去黑人水厂买塑料包装

袋装的水煮饭。洗澡洗衣服要用房前那口老井的水。下午下了一场大雨，井水被地面的雨水参透，井水越

发地浑浊。打出来的水比我们黄河里的水还要黄，白衣服下水变黄衣，用井里的水洗澡还有一种腐味并伴

随著阵阵的恶心感，这种缺水的日子还要继续煎熬，要等黑人把桥修好没有一个月也有半个月了。地下水

已经严重污染，井里的水已经不能饮用，都说非洲清水贵如油，一点也不假啦”。

在井边等待打水的年轻女人。摄影：蓝叔

每天蓝叔都在为去拉水、买水伤脑筋，他很怀念在家里拧开水龙头干净的水哗啦哗啦流个不停的生活： 


“最近大雨频繁，引发的井水污染越来越严峻。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干净水源了。在得知堂弟哪里打了

深水井，有干净的饮用水后。我赶紧问他能不能过来打水，他一口答应。我立马在车上装上十几个水桶去

他们那里打水。他们的租房在一个山顶上，是一套四面高墙围著的别墅，三家中国人一起合租，养了很多

狗看家护院。围墙上布满了铁丝网，乍一看就像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重地。打水碰到了我老家的邻居，太

有缘了吧，在半个地球外还相遇。井口几个黑人正在装水，看见我们的装水车来就让开了，这毕竟是我们

挖的水井。饮用水在当地贫缺，不是没有地下水源，而是没钱打井。干净又方便的饮用水，对当地普通人

来说是一种奢求……墙角处溜出一个小个黑人妇女，看见我们她第一句话打招呼：你好，你好！再跟她小

聊一下，她居然会讲我们上林人的本地方言：故切灭蒙……笑死人啦。我们装水装到一半，附近的村民陆

陆续续赶来装水，每个人都带上两三个水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很多妇女背著小孩，后面跟著几个小

孩。他们等装满水后，大人小孩头顶著满满一盆水回家，不得不佩服黑人的铁头功，真厉害”。

矿工做的都是下力气的重体力活，顿顿要有肉。华人街的肉铺价格太高，所以蓝叔经常去村子里买鱼买肉

回来，比在华人街上买肉要实惠划算得多。



村民们齐心协力把卖的猪拉到蓝叔的车上。摄影：蓝叔

“黑人家庭养一头猪不容易，都是拿木薯、野菜和树叶喂，从猪仔养到出栏要一两年。听说有中国人来买

猪，村里的小孩都跑来看热闹。这头养了一年多的猪从来没有走出过猪圈，当主人要拆栏放它出来它都不

敢出来，费了好多功夫连哄带骗才弄出来。主人对猪有感情，从头到尾都温柔对待。请猪上车特别费力，

人手不够，主人又找了两个帮手，小孩们也过来帮忙。大家齐心协力，有抓猪耳朵的，有抬腿的，有拱肚

皮，有的抓猪尾巴的。养了那么久的猪终于出栏了。主人开心地数著钱。是啊，养了那么久，今天终于有

回报了。我们给他的二千塞地，他拽在手里猛数了三遍，生怕少了一两张。卖了一头猪，相当于给家里增

加了一笔大收入了”。


